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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汉文小说《新桥八景佳话》的题材特色 

 

张  晓青 

 

【内容提要】本文选择日本作家三木贞一的汉文小说《新桥八景佳话》为对象进行比较文学

研究，分析这部小说在题材上所受到的中日文学的双重滋养。在人物形象上，才子、佳人主

要继承了中国同类小说中角色貌、才、情兼得的特点，而在故事模式上则根据明治社会的实

际状况，进行了较多的改动，体现出了时代气息与日本国情。 

【关键词】日本  汉文小说  才子佳人  人物形象  故事模式 

 

日本汉文小说，特指日本作家以汉语写作的小说作品，一方面，它们植根在日本民族的文学

文化传统之中，表现本民族社会生活、反映本民族情感特征和审美趣味；另一方面，它们又在语

言风格、文体形式等方面受到中国小说的影响。因此，日本汉文小说拥有中日小说的双重特性，

表现出了“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特征1，蕴含着丰富的比较文学研究价值。本文拟选择日本作

家三木贞一的一部汉文小说《新桥八景佳话》2为研究对象，力求揭示出这部作品在题材方面的特

性，并考察中国小说传统与日本民族社会生活现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些文本特性的形

成。 

 

一、《新桥八景佳话》作者简介与故事梗概 

《新桥八景佳话》作者署名红梦楼主人，《日本汉文小说丛刊》收录该小说出版时的版权页则

清楚标明，著者兼出版人为三木贞一，可知红梦楼主人即为三木贞一。 

三木贞一，“字爱花，号爱花情仙、爱花情史、有发僧爱花居士、红梦楼主人”3。 根据其自

                                                        
1 严绍璗曾指出日本古代文学是一种“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以民族文学为母本，以外来文化为父

本，它们相互会合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见严绍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年，第 3 页。 

2 本文所用《新桥八景佳话》文本，来自于王三庆、庄雅州、陈庆浩、内山知也：《日本汉文小说丛刊》

（第一辑），台湾学生书局，2003 年。 

3 王三庆、庄雅州、陈庆浩、内山知也：《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台湾学生书局，2003 年，第

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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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4，文久元年（1861）四月五日，作者出生于上总国山边郡大网宿（今千叶县山武郡大网白里町），

曾跟从叔祖三木柳窗学习。十九岁时到东京游学，在佐仓旧儒臣田中从吾轩的家塾学汉学，诗文

之外亦学习了中国小说。二十一、二岁起先后担任《东京新志》、《吾妻新志》编辑，在《吾妻新

志》主编服部诚一（抚松）退休后，晋升为主编。因杂志以“风花雪月”为主题，故取号“爱花”，

并利用该杂志积极发表日人创作的汉文小说。明治二十二、三年(1889、1890)，因汉文衰退，《吾

妻新志》停刊，他进入《朝野新闻》工作，之后在《东京公论》、《寸铁》、《万朝报》等报社工作，

至五十岁退休时从事了近三十年的报刊杂志编辑工作。后于大正十四年(1925)，受逗子开成中学的

邀请，担任汉学讲师。昭和八年（1933）二月六日，在东京南品川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三岁。三

木是明治时期重要且高产的汉文小说家之一，其主要的汉文小说作品有《续会真记》（1878 或 1879）、

《花柳情谱》（1880，由增补改编前一部小说而来）、《东都仙洞绮话》（1883）、《新桥八景佳话》（1883）、

《仙洞美人谭》（1884）、《情天比翼缘》（1884，以白话文改编《花柳情谱》而来），后四部是他为

《东京新志》、《吾妻新志》撰文时所写，后又发行了单行本，“都属于消遣读物”5，获得了大量的

读者。此外，三木还曾与老师田中从吾轩合作翻译了清代俞万春的《结水浒传》，另著有多部日文

小说。 

除《续会真记》创作较早外，三木的汉文小说都是他至东京求学和初做杂志编辑的时候写作

的，多为风流情事或花街柳巷题材。一方面，这是《东京新志》、《吾妻新志》等杂志主题的需要，

另一方面，也与作者青年游学的经历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说，小说是作者以隐喻方式表现自身对

世界、对生活的理解，因此，虽然小说的人物情节并不等于现实生活中作者的所见所闻所历，但

这两者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作者远离家乡又正值青春年少，不免孤独寂寞，有可能去烟花

之地寻找精神安慰或是幻想获得温柔美丽、善解人意之女性的宽慰与爱慕，况且其作品能够获得

大批读者，当十分生动逼真，这离不开作者对此类生活的熟悉。《新桥八景佳话》中，男主人公清

卿与友人乔松是“同舍笔新闻纸”的，即在同一出版社里做报纸撰稿人。他在茶楼妓家消磨时光

时偶然认识了小红，并发生一段恋情。这样的人物身份设置与故事情节，多少与作者的人生经历

重合，含有作者本人的影子。 

《新桥八景佳话》故事梗概如下：风流才子梅清卿在东京新桥的一次宴饮中认识了色艺双全

的艺伎小红，两人互生好感，此后在花晨月夕寻春赏秋之中感情不断加深。然而好景不长，清卿

被派往西国某县从吏事，两人被迫分开。在长达一年的鸿雁传书后，清卿辞官归来，有情人终成

眷属。这是典型的才子佳人恋爱题材小说。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本是中国明清通俗小说中常见

题材，面对《新桥八景佳话》这一日本作家创作的小说，我们的关注点自然落在了中国小说在哪

些方面给予《新桥八景佳话》的题材以影响，后者又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了何种变异。

为了清楚地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从人物形象与故事的情节模式两个方面来探讨。 

                                                        
4 三木贞一：《三木爱花翁自叙略传》，《房总乡土研究》，1933 年，一之八。 

5 【日】《房总乡土研究》，1933 年，一之八，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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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才子、佳人形象 

小说中作者常常以叙述人之口一遍遍以“才子”“佳人”指称清卿、小红，故事背景设置在日

本东京新桥，清卿、小红是不折不扣的日本籍“才子”、“佳人”，理应表现出与中国小说男女主人

公不同的民族特性，然而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发现，清卿与小红的形象塑造呈现出复杂的情况。 

1、 才子：清卿 

中国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常常貌、才、情集于一身，这作为塑造才子形象的范式被确立下

来（在某些狭邪小说如《花月痕》中，塑造才子形象也主要沿这一思路），典型的才子代表如《玉

娇梨》6中的苏友白。同样，日本才子清卿首先也被塑造成貌、才、情的完美结合。清卿第一次出

场作者描写其外貌道： 

 

目爽鼻秀，有威不猛。面白唇红，可爱难狎，齿连玉脸欺雪。穿内的南部精绡袷衣，

挂外的柳条绉纱外套；箝指的指环纯金缕玉，插带的时器软革包光。妆得一些不后时样，

见去自然能喜人目。不是风流杜郎，即是多情萧郎。 

 

作者点出了才子“貌”的“风流俊俏”，展现了清卿的气质之美。才子之“才”，在清卿身上，主

要体现为文学之才。清卿与小红初次见面，便低低地唱道： 

 

伫立庭前独断肠，娇花难折隔高墙。 

东风若是为吾地，吹送依稀一味香。 

 

清卿不仅可以临景赋诗一挥而就，而且能合情合景一语中的。此后，清卿在第二回、第四回又分

别作诗，于第五回中作词一首，第七回中修书一封：展示了诗文词各方面的才情，显示了他的文

学之能。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不厌其烦地渲染男主人公的文才，作者完全没有涉及清卿的政治

才能。第六、七回中，清卿被派到西国某县从吏事，这本是展现才子另一侧面的绝好机会，作者

却一笔带过，笔墨之省与前面的诗酒风流形成鲜明对比，可见，在作家心目中，才子之才主要体

现为文才。关于才子之“情”则表现为男主人公“好的风流”，即清卿将个人感情生活看得非常重，

有时甚至超过他对功名前途的关心渴求。叙述者与人物自己，都反复强调这一点，例如第五回清

卿赴任前诸友送别时的场景。叙述者首先点出清卿是“新桥一恨人”，因为“心上振触花月二字”，

在往常呼妓酌酒的地方与众人告别。接着，清卿又对送行的朋友说出一番凄惨之言： 

 

只是兄长们留在这柔乡里，和姊妹们戏花眠柳，也有商量。可怜见，小弟倒是匹马孤

杖去万里外。这里曾赏的月，伤旅窗孤眠之情；这里曾爱的花，断客地羁茕之肠，没计慰

                                                        
6 【清】荑秋散人：《玉娇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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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日之心。 

 

清卿即将去西国赴任，这正是他作为男性大展鸿图的起点，然清卿感慨之中满纸愁云，我们看不

到任何欣喜之情。对他来说，西国赴任不是飞黄腾达的跳板，而是迫使他告别诗酒风流的元凶。

如果不是内务省文书下达必须赴任，恐怕他是无论如何不愿离开的。感情与前途孰轻孰重，读者

一目了然。难能可贵的是，清卿不仅将对情的追求置于功名利禄之上，是重情之人，同时又对小

红一人情有独钟，是钟情而非滥情之人。为了见到小红，他在雨夜静静等待至深夜，在冬日踏雪

赴约。他曾认真思考两人感情的发展和结局，当分别无可避免时，清卿垂头太息潸然泪下，甚至

因为太在乎小红、太害怕失去而产生了“离居情自疏”、“绿叶成阴子满枝”的怀疑。到任一年后，

他终于放不下新桥的花月与小红，挂印而归。清卿的美貌、诗才，特别是他对情的推崇，都和中

国才子具有几分神似，显示出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中国小说对《新桥八景佳话》的影响。 

除了貌才情的完美统一，清卿的才子形象还表现出阴柔化倾向。上文对清卿的外貌描写中，“目

爽鼻秀”、“面白唇红”、“齿连玉脸欺雪”都呈现出了女性化的特征。此外，清卿的温柔多情在一

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他的男性性别，使人物形象展示出阴柔纤弱的美。作为男性，他所考虑的不是

如何征服世界建功立业，而是深深沉溺在小红的温柔乡中。他清楚地知道这温柔乡是脆弱而无法

长久的，“小红是孽海浮萍，我也异乡转蓬，一朝由风头甚么，东流西飞，终做张生、莺莺之别，„„

那里早得莺媒，教他捧案”，然而除了做伤春诗黯然神伤，面临分别时“看看小红面半晌，不觉泪

簌簌地垂下”，他觉得自己是无力改变什么的，只能随命运沉浮，显得十分被动与文弱。这与日本

传统的武士道精神极不相符，刚毅、勇敢、镇定、不屈不挠这些由武士精神发展而来的日本男性

特征，在清卿身上并无体现。相反，这一人物形象倒有些类似中国小说中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形

象。 

此外，《新桥八景佳话》男主人公形象亦被作者儒士化。当小红为再见清卿一面来到停车场送

行时，小说有段清卿的心理描写： 

 

清卿心下想：“……若不是人前当回避，有心走来怀抱，虽是一时半刻也要共席而坐。

争奈大官人在前，众人满场，……我若倘有送行妓，便恐怕有玷清范之笑。”只得硬着心

儿，把眼色谕小红，教勿近前打言语。 

 

从小说前面部分可知，清卿爱小红爱得深，所以当他看到小红来送行，很是感动也很想执手道别，

“虽是一时半刻也要共席而坐”。然而此时小红与清卿间的感情还没有足够成熟，社会伦理道德对

士人的行为要求仍约束着男主人公的内心冲动，情与礼较量后情让位于礼，清卿终没有放弃士人

的清范。这一行为充分展现了他心中的价值取向，清卿坚持士人操守，将礼教、道德看得很重，

并以此为行事原则。这里作者将清卿的士人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使人物形象真实、生动。然而，

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为了凸显清卿的儒士身份，又给他添上了“期的大成”的男儿抱负，希望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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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才子既钟情重情又能胸怀大志。清卿任西国吏满一年辞归时，叙述者现身评论道： 

 

看官你道清卿是读书人，怎的得小红一片音耗，匆促请致仕，便恐怕有将一妇女换功

名之嘲笑。这个有分晓。元来清卿磊落有为士，好的风流，期的大成，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和俗吏做伍。 

 

作家为防止读者认为清卿过分柔情而缺少男儿抱负、为女色放弃前途，将致仕原因解释为清卿超

脱于一般腐儒，有着更高的人生追求。联系小说结尾处有人劝清卿择吉日与小红完婚，清卿表态

“我尚年少学浅，未可有家累。他时学成名起日，便当婚缘罢”，这一人生追求就是儒家所提倡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遗憾的是，作者对清卿形象“期的大成”方面的表现，多为叙述者代言或

人物表决心式的话语，游离于清卿、小红恋情的走向之外，与人物性格、感情的内在发展逻辑不

符，显得抽象空洞。只能说“期的大成”是作者的主观愿望，无法融合到才子的形象之中。 

综上，小说中清卿的才子形象主要表现为貌、才、情的统一、阴柔化、儒士化倾向这三个特

点。清卿虽处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年代，但我们既看不到他身上新时代青年的特征，也不能发现

传统日本武士精神培养起来的刚毅果敢的男性气质，小说人物反而存在阴柔化倾向。同时，清卿

对伦理道德有着自觉的追求，以礼制情，体现出儒士的特色。总的来看，作者塑造的清卿更接近

中国小说中的才子形象，如《玉支玑》中的长孙肖，离不开作者对中国小说尤其是才子佳人小说

的学习借鉴。 

2、佳人：小红 

正如才子清卿一样，佳人小红同样也是貌、才、情兼得，下面我们分别考察。“貌”，第一回

作者安排佳人出场，先写道“小红正来，徐徐排纸障，一拜了，樱花红破，玉量白露”，温婉、娴

静的气质油然而生。紧随其后的是一大段韵文插入的外貌描写： 

 

脸花含香春霭霭，眉月带霞秋溶溶。髩笼远山云，肌欺高峰雪。解舞腰肢，嬝娜不堪

带，似杨柳在风前；宜人姿容，玲珑欲透衣，如芙蓉立水中。清瘦梅节见，轻步莲花生。

沉鱼落雁之容，闭花羞月之貌。真个：倾国倾城之美，杨妃太真之丽。 

 

这段中国章回小说常见的韵文，至少以其篇幅表明，小红是个不可多得的绝色女子。作者于一段

文字之后又写道“那时洒洒落落，淡妆闲雅，比前番更觉几层美”。短短的篇幅中一而再地写佳人

的美貌，强化了读者的印象，也显示出美貌在貌才情中居于核心地位。“才”，由于佳人艺伎的特

定身份，“才”在小说中包涵了更广的内容，吹拉弹唱成为其组成部分。清卿与小红初次相见，就

由小红弹琴清卿唱诗，两人借此互诉衷曲，感情得以升温。可以想到，如果仅有美色而无与其辉

映的技艺，小红不可能成为“天大的名声”“招聘无些闲时”的艺伎。当然，诗才依旧是佳人重要

的才能。上文谈到清卿初见小红曾赋诗一首，小红亦和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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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手把衣离恨多，除非今日欲归么。 

请看漠漠窗前雪，一白埋途无客过。 

 

借以表达不愿清卿离去、希望能常常见面的心意，表现出较高的文学修养。虽然这之后小红没有

再吟诗，但第七回中小红寄清卿的书信同样展现了小红的文学之才。整封信行文流畅，骈散间用，

化用典故、前人诗句，尤其“自入秋来，感伤更切，风飒飒如为妾悲，虫唧唧如代人恨。桐叶离

枝，疑使知人生易别；枫林变色，似使悟红颜难久”一段，借景语写情语，十分动人，证明了小

红是个能诗会文、才华横溢的女子。“情”，小红对清卿一往情深，这份深情化为女性的温柔与体

贴，体现在一些小细节上，如早晨小红先起床，给清卿在炉上温着衣服，让他略迟起床；雪夜饮

酒前考虑到情郎半夜可能会饿便提前预定炙鳗。 

貌、才、情集于一身的小红是风尘中女子，自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中的闺阁小姐，但与中国

才子妓女恋爱故事中的青楼女子相比，仍然存在一些区别。区别之一是关于贞节的态度。中国小

说中，女主人公虽为妓女，但对待贞节的态度大多一致：对男主人公倾心相许之后便不再接客。

无论《警世通言》卷二十四《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玉堂春，《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五《赵司户

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中的苏盼奴，还是《花月痕》中的秋痕，都自觉地选择了为才子守节。

我们不妨看看《花月痕》7对女主人公秋痕守节的处理。小说第十九回写秋痕问男主人公痴珠“妓

女不受人污辱，算得是节不是节”，接着第二十四回中，作者平地生波，花大半篇幅讲述秋痕拼死

不受继父之子污辱的情节，再往下，因为对痴珠情有独钟长期不接客，她遭到了养母的斥责与鞭

打却决心不改。身为妓女本已无贞节可言，秋痕却宁愿受老鸨责罚也要坚持守节，以此证明自己

对痴珠的爱。同秋痕相比，小红却不太看重女子守节问题。小说第六回写道：“再说小红自从别了

清卿，废寝忘食，不应客人招聘，推病在家。三四日头，早觉衣带宽褪。缘妈妈苦劝，只得勉强

应客聘”。开始小红不应客人招聘，是因她正沉溺在对清卿的思念中，无法置身风月场笑脸迎人逢

场作戏。后来应客聘则是因为老鸨苦劝，小红虽“勉强应客聘”却没有抵制，随清卿的离去又回

到从前的妓女生涯。需要注意的是，清卿离开以前，小红和他相恋已深，离别前更盟誓定情。然

而，女主人公在与自己深爱的才子分开的日子里却不为他守节，贞节意识淡漠。小红并非特例，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作者的另一部小说《情天比翼缘》中。佳人香玉被强盗劫走，后沦为花奴，

与翠郎重逢后再结同心，并不对过去的妓女经历耿耿于怀8。小红与香玉在贞节问题上的共性，反

映了作者三木对女子守贞的看法，更进一步说反映了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中国自宋代后“饿死

是小，失节是大”的妇女贞节观逐渐得到了认可，对妇女贞节达到几乎极端的要求，明清以来更

                                                        
7 【清】魏秀仁：《花月痕》，中华书局，2001 年。 

8 相反，在中国小说《金云翘传》中，与香玉命运相似的翠翘，沦落风尘，后依徐海，当再嫁金重坚持

不与他圆房。小说作者表现出对妇女贞节的极度重视，以很大篇幅描写了翠翘与金重就这个问题的讨论，

并最终以遵从翠翘意愿告终，显示了翠翘所代表的传统贞节观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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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大量的烈女贞妇。基于这样的价值观念与社会现实，中国小说中作为正面人物来塑造的妓女

典型，大多能为心上人守节，表现出自觉的贞操观念。而日本上古即有对性与爱的宽容、开放的

传统，《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有不少表达这一主题的神话，佛教东传日本后也向这一传统妥协，

出现了“食肉带妻”的和尚。“日本神道、佛教对爱与性的无制约，不仅影响了日本人对爱与性的

伦理观和审美观，而且左右着日本文学的审美意识乃至日本人的日常生活”9。另一方面，中国的

儒家贞节观和女训等规范妇女言行的读物虽早传日本，但直到武家确立政权、父权家长制时代到

来、妇女地位急剧降低以后，贞操思想才真正开始对妇女具有了约束力，然而并未趋向于极端化。

在日本的父权家长制家族制度中，“家不仅仅指家庭成员本身，更重要的是一种超越家族成员生死

而存在的经济共同体概念。与注重血缘的延续和繁荣的中国家族制度不同，日本的家族制度更加

注重家业的存续。在一切以家业繁荣为要务的大前提下，一般来讲只要对发展壮大家业有利就可

以成为家族的继承人，他与家长之间有无直接血缘关系已经退居次要地位”10。失去了中国语境下

对家族血缘纯洁性的超高标准，贞操观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基于上述日本传统与父权家长制家族

制度的特质，日本思想文化中虽存在贞操观念，却不像中国那样将女子守贞发展到极端。因此，

生长于此思想传统中的三木，没有表现出对小说女主人公贞节观的特殊关注，更没有安排艺伎小

红为清卿守节，刻意将佳人塑造为贞妇形象。 

重要区别之二，是对才子寄予的人生期望。中国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们不仅希望未来的丈

夫是腹有诗书的翩翩美少年，而且，在内心深处，她们期待着才子们能够金榜题名或建功立业，

也期待着自己能够做诰命夫人、尽享荣华富贵。对于青楼女子来说，这更是她们得以脱离苦海、

追随情郎的唯一道路，虽然这一道路只能给予她们侍妾的位置甚至还要冒才子变心的危险，但她

们依然无怨无悔地支持才子求取功名。小红最初也与她们一样，当清卿接到内务省的简帖时，小

红说到：“虽然免不得身儿羁绊，也可做荣的”，夫荣妻贵的念头盘踞在她的心中。然而当分离了

一年以后，小红对清卿的期许已完全改变。在久收不到清卿的信后，小红去信说：“千贯金，万顷

田，非妾所望于今日也”，短短一句话，我们却能清楚地看到，这时的小红不再追求感情以外的附

加，两人的感情坚贞不渝、与相爱之人厮守终生是她对清卿最大的希望。这样的变化，反映了人

物的成长，同时也突出了情的巨大力量。 

综上，作者笔下的小红形象也体现出貌、才、情的统一，她是新桥地区色艺双全的妓女，娴

雅美丽，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也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对清卿怀有一片深情。不过作者重点展现

的，是小红美丽的容颜和温柔体贴的女性美，对她的文学才能则不像对清卿的那样频繁渲染。她

没有严守贞节的观念，对才子的期望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中国

的青楼女子不同的形象。 

 

                                                        
9 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73 页。 

10 王慧荣：“论日本女训中的儒家女性观”，妇女研究论丛，200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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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邂逅－分离－团圆”的故事模式 

《新桥八景佳话》的故事模式可以概括为“邂逅－分离－团圆”三部分，这种模式是清初一

大批才子佳人小说建立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其描述为“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

名遇合为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11，并指出晚清某些狭邪小说如《花

月痕》继承了这种才子佳人小说范式。《花月痕》同为才子妓女恋爱题材，写作时间与《新桥八景

佳话》相近，不妨以之为主要比照对象，考察《新桥八景佳话》的故事模式。 

1、“邂逅－分离－团圆”模式的改动 

就中国小说来看，才子妓女“邂逅”源于才子的狎妓行为。《花月痕》故事开始时，两位男主

人公痴珠与荷生皆为应科举入京，因词科取消，痴珠离开，荷生带兵平叛。凯旋于太原城，品评

众妓写下《重订并门花谱》，为雁门名妓采秋所见，心有不服亦爱慕荷生，遂前往太原寻访。一日

荷生至郊外踏春偶遇采秋，彼此倾心恨不知对方姓名，愉园访妓荷生再遇采秋遂结为鸳侣。不久

痴珠亦来到太原，秋痕无意中见其诗作芳心暗许，时痴珠也因《重订花谱》久仰秋痕，两人于宴

会一见如故彼此相恋。同样，《新桥八景佳话》小红清卿的相遇也是由于清卿与友人在湖月楼招妓，

小说写道： 

 

不多时，一个楼婢送酒肴来。见了那风流年少（清卿）的，堆笑脸道：“呵呀，官人

久阔，不仰尊容，今儿甚么风伯吹得官人来。请问官人为何久不顾敝楼？一定他楼里有快

活的事，真个羡杀奴家。”说了，哈哈地笑。少年微笑道：“……元来我有紧急的勾当，数

月前去西都，恰一百日许，在客窗里好生吃苦，昨日方才归来，那里有什么快活的事？”……

伴人道：“也是兄长事，姊姊快快叫兄长意中的粉头来。”年少笑道：“我久不在这里聘妓，

不知现下那个最是出名的？”楼婢道：“恰二月前，初揭名于新桥妓籍叫做小红的……” 

 

通过楼婢与清卿的对话我们可以知道，楼婢和清卿比较熟悉，说明他以前不时光顾过这里，寻找

快活消遣。数月前因去西都办事，久不来此。接着，在楼婢的推荐下他邀请小红前来陪酒，两人

遂得以见面。 

故事模式进程之二——才子妓女的“分离”。《花月痕》中由于老鸨（或为亲母或为养母）的

阻挠导致了才子妓女的分离。荷生请友人作伐向其亲母买回采秋，其母始而同意后反悔并将采秋

软禁在老家，使有情人生别。痴珠长期与秋痕来往，秋痕不接他客引起养母不满，便以种种理由

辱骂秋痕阻止二人见面。然而，《新桥八景佳话》中，作者没有遵循这一思路。实际上，通过阅读

文本会发现，老鸨在《新桥八景佳话》中处于从属妓女的地位，照顾妓女日常生活如铺床叠被收

拾餐具，不具有妓女人身自由的拥有权。真正造成清卿、小红分别的是清卿奉命出仕西国，这成

为对二人感情的考验。 

                                                        
1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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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部分“团圆”，在《花月痕》中是通过两对情侣命运的对比来表现的。荷生平寇建功又金

榜题名，采秋之母忙将采秋嫁与荷生，有情人终得团圆。而痴珠沉沦下僚难遇伯乐，仕途情场两

无望，终病逝，秋痕也追随而去。《新桥八景佳话》中的才子妓女则摒弃了“落难公子中状元，奉

旨成婚大团圆”的老路。在经历了一年的分离后，清卿抵挡不住对小红的思念，辞职东归，与小

红再聚狐鳗亭，不久后亦有了订婚的打算。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彼此间真挚的感情克服重

重困难获得了人生幸福。 

2、故事模式的时代背景及进步意义 

由上述比较分析可知，《新桥八景佳话》大体上依然遵循着“邂逅－分离－团圆”这一中国才

子佳人小说常见的套路，只对这三个环节中某些具体情节做出了改动。联系作者创作的年代（1883）、

社会背景（近代化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改动大多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另外，有时即使是看

似相仿的故事情节，如果结合创作背景考察，实际上透露出《花月痕》等中国小说中没有的近代

社会的气象。 

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废藩置县（1871）后承认职业自由并允许

平民自由迁徙12。这样的政策适应了当时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引起了人口向东京、

大阪等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流动。同时，东京还是当时青年一代学习新知的中心13，流动人

口中有不少是像清卿、作者三木那样的男青年，游学东京，学成后又被政府选用派往各地各部门

施展才干，为国家的现代化效力。主体为男性的大量人口涌入、人口性别失衡是此时东京娼妓业

兴旺的背景。《新桥八景佳话》的开头，作者曾花极大的笔墨描述了新桥的繁华：“于是新桥繁华

冠三个烟花场。尔来王政渐盛，新桥随荣，今便为万邦通交之冲，欧亚米佛，自从这里发程。停

车场峨峨的峙南天，西便禁城胜景，媚妩迎客„„”，可说是对当时发达的娼妓业的写照。而清卿

身为“异乡转蓬”，他的狎妓风流，是远离家乡学习西方科技文化后供职都市的心灵慰藉，却不是

古代文人诗酒生活的润色，也不是科举考试与破敌平寇生活的调剂。他与小红分离，也是由于被

荐出仕西国某县，是废蕃置县后明治政府在地方官员方面的人才选派。因此表面看来，清卿与小

红的相识相恋与《花月痕》中才子妓女的恋爱很相似，但实际上隐含着日本近代化社会的进程。 

另外，明治政府于 1872 年废除娼妓制度，承认娼妓的人身自由权利。然而发布这一政令实出

于不得已14，大概他们也非常清楚娼妓对于“殖产兴业”、社会稳定的意义，因此在颁布政令以后

                                                        
12 关于变革身份制度的具体政策措施及实施时间参见【日】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林和生译，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64 页。 

13 18 世纪末东京就成为兰学中心，根据吴廷璆《日本近代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471 页的

“著名兰学塾一览表”，位于江户地区的兰学塾共 18 所，超过全国总数（34 所）的一半，共培养 4277

名塾生，比第二名大阪的 2604 名与第三名京都的 1600 名要多出许多。这还仅是兰学的情况，还未包括

儒学的情况。之后，明治新政府又在东京建立了不少高等教育机构，到作家创作《新桥八景佳话》的

1883 年止，这里的高等教育机构有东京大学、工部大学校、驹场农学校、东京山林学校、商法讲习所、

东京外国语学校等，出现工、农、医、商、外语等各学科、公私学校并存的局面。 

14 “事情发端是明治五年的玛利亚鲁斯号事件。被载上秘鲁船的二九〇名清朝人被迫作为矿山工人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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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默许娼妓业的存在。同时将娼妓归入“新平民”阶层，区别于“平民”阶层，身份的差别并

未消除，娼妓仍然为人不齿。废除娼妓制度并不彻底，这也反映在《新桥八景佳话》中。一方面，

老鸨的地位相比中国小说似乎降低了许多，无法构成对清卿小红恋爱关系的阻挠，这可能与娼妓

获得了人身权利有关。拥有了人身自由权利的小红，一旦生活有了保障，就可以跳出火坑与心上

人结合，不必等待才子飞黄腾达后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另一方面，法律的认可并不意味着世俗的

接受，当小红去停车场送别清卿时，清卿出于维护士人清范的考虑，不愿与她相认，这说明，娼

妓的地位依然很低下，与娼妓的结合要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 

然而，当才子辞职东归得见佳人时，真挚的爱情战胜了清卿心中的礼教观念，有情人终于走

到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桥八景佳话》不再仅是消遣读物，而在客观上褒扬了爱情的力量，

具有了一定的进步性。 

中国才子佳人模式最终是依靠“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成婚大团圆”等方式促成才子佳人婚

配的，拥有了功名即可抱得美人归。而这种神奇的力量正来源于才子佳人们为追求爱情而一直反

抗的封建制度，这样的爱情圆满是一种妥协性质的胜利，“说穿了仍是对封建家长制的认同，仍是

封建婚姻观念与婚姻制度的最终胜利”15。并且，中国作家将男主人公的感情与前途合而为一追求，

也隐约暴露了他们身为旧时代落魄文人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白日梦，“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

泄其黄粱事业”16的动机。《新桥八景佳话》结尾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则摆脱了这种承认封建制度

基础上的结合方式。由于时代社会所致，才子的前途与爱情的获得成为一组矛盾。最终，源于两

人自身的转变、源于日趋成熟的情感，为爱情做出牺牲，他们战胜困难走到了一起。这样的团圆

结局不依靠外在援力，是男女主人公恋情发展的自然结果，凸显了爱情在恋爱关系与婚姻关系中

的力量与价值，是自由恋爱对封建制度礼教观念的最终胜利。因此，基于上述原因，《新桥八景佳

话》的恋爱故事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文章最后仅有《咏梅诗》一首： 

 

寒风峭料欲开迟，冰是精神玉是姿。 

珍重护持梅蕾得，待他春信道南枝。 

 

这是对整个故事的最好注释。“寒风峭料”是对他们爱情磨难的比喻，这份感情在社会中要面对来

                                                                                                                                                          

这些人在停靠的横滨港逃到英国船上求救。日本进行了调查，于英国协调，要求马上释放，但是秘鲁拒

绝。最后要求俄国为中介人人道主义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秘鲁向日本提出抗议，即日本亦有女奴，

但是日本政府一直默认。这样日本为了保持信用不得不颁布解放令”，引自【日】有泽晶子，“试论《近

世佳人传》所表述的时代精神”，《外遇中国—“中国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

学生书局，2001 年。 

15 周建渝：《才子佳人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1990 年，第 73 页。 

16 【清】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序》，见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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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分离的磨难、舆论的指摘；“冰是精神玉是姿”点明清卿、小红两人钟情重情的高贵品质，由于

他们对感情的信任与培养，“珍重护持”，小小“梅蕾”一天天长大，终将在春天来到时盛开出绚

烂的爱情之花。 

综上，《新桥八景佳话》中清卿小红相会于风月场中，感情随二人的交往逐渐加深，清卿的出

仕而非人为的阻力打断了他们感情发展的进程，最终，二人凭借真挚的爱情获得了幸福。小说对

同类中国小说故事模式的模仿与改动，是近代历史条件下日本的国情与社会状况使然，同时，小

红、清卿的恋爱结果，更突出了爱情本身的力量与价值，在题材上具有进步意义。 

 

《新桥八景佳话》最初发表在以“风花雪月”为主题的杂志上，通俗杂志的爱情题材作品最

主要是能吸引读者。明治前期，大批青年来到东京学习新知识、寻找人生出路，以通俗爱情故事

为主的杂志是慰藉心灵排遣寂寞的重要途径之一，异地游学从业的青年才子与艺伎的恋爱故事无

疑迎合了他们的需要。一方面，这部小说以读者们熟悉的生活为素材、以他们的阅读趣味为旨归，

但另一方面，作为汉文小说又必须主动与读者拉开距离，满足他们对异域情调的追求。因此，小

说在题材上直观地表现出中国文学的影响，学习中国小说中的表现手法，如才子、佳人形象的塑

造，借鉴中国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节模式。但是，故事却又无法也不愿脱离明治前期的社会历史状

况，在对中国小说题材的借鉴中，根据生活现实做出了具体情节的改变，给故事注入了日本风情

与近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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